
        
            
                
            
        

    
仲夏夜之夢







作者：平地之雷



《冰戀書櫃》



「操，又是該死的一天！」我一邊等地鐵一邊恨恨的暗罵，身為菜鳥在公司被欺壓純屬正常，但這也太過分了。



業務報表已經做不完還外加一堆整理檔案公文甚至清潔掃除的雜事。



現在已經晚上十一點了，這根本是老闆在逼自己走路，切。



當我正想要不要乾脆遞出辭呈的時候，有三個女人眼神渙散，走路踉踉蹌蹌。



不是喝高了就是被某件事情打擊到了。



那三個女人，一個像上班族，穿著粉色系的套裝以及白色的一字帶高跟鞋，淺色的絲襪更顯得皮膚白細。



另一個像年輕的家庭主婦，穿著米黃色套頭上衣以及牛仔褲，搭配上藍色平底鞋。



另一個則是最年輕的，應該是大學生。



穿著淺綠色短褲和白色長袖T恤，赤足穿著厚底人字拖。



進車廂後，他們三人一直坐在我正前方喃喃自語說什麼「怎麼會跌，不可能跌的，這是騙人的」之類的話。



我突然想起來一件事，昨天香港TVB又開播了「大時代」。



想必是丁蟹效應發威，讓這些看到牛市而一頭熱殺入股場的散戶們在一天之內賠光光了。



我有點看不下去，過去略帶安慰的語氣道



「別難過了，股海無涯。這次虧了就當一個教訓吧，下次不要人云亦云的一頭熱就行了。」



上班族聽到了突然站起來用略帶哭腔的聲音罵：「下一次？哪來的下一次？我們三人已經把所有錢投進去了，還借了一大筆錢。現在無路可走了啦！」



了解之下，才知道他們三個人是住同一層公寓的鄰居，上個月開始看到股市牛氣沖天，就再別人鼓動下，集資投資股票。



一開始果然順風順水，貪心之下就向親友們借了一大筆錢砸下去。



結果從昨天開始股票無量崩跌，股本全賠光了，連賣都賣不出去。



「我偷偷拿了老公的存款去投資，那是我們買房的頭期款啊。現在全沒了！」家庭主婦痛哭失聲地說了這句話。



「我也是，我還向學校同學以及地下錢莊借了二十萬元，當時聽信那個分析師說什麼這公司前景很好絕不吃虧。結果根本是個空頭公司，今天他們老闆直接捲款逃跑了。這該怎麼辦嘛?……嗚……」大學生也是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



哀，一時貪念釀成大禍。



我國股票市場水太深，二十年來已經發生好幾次坑害股民的事情。



固然背後操縱市場的人有罪，但是股民學不乖也是個問題。



但也不能全怪他們，尤其市場未對風險加以告知這件事情上。



只要稍微有些牛市就動輒說什麼「X年榮景」之類的誇張言論來吸引無知者，所以向他們三位受害人總是層出不窮而且前仆後繼。



「不行了，我沒辦法面對明天，我不想面對年紀輕輕就傾家蕩產的未來……你，過來一下。」那位OL女士突然揮手叫我過去，等我過去後就然後突然用擒拿術把我的手腕往背後扭，?痛得我咬緊牙關。



「殺了我，否則我就向別人說你是癡漢。」



「你妳你，你在開玩笑吧。」聽到OL說出這種話，我呆住了。



「我沒有開玩笑，我要你把我給殺了，你聽到了嗎？我不想活了。現在只想一死了之，你敢不殺我就同樣毀了你的人生。」OL咬牙切齒的說出這段話，我真不知自己招誰惹誰了。



另外二女也突然站了起來把我身子給架住，我現在完全是動彈不得的狀態。



幸好已經晚了，這節車廂沒人。



否則不要他們叫警察，被其他乘客拍下這個彷彿是癡漢現行犯被逮捕一般的照片，我也完蛋了。



「慕蕊姐說得沒錯，我如果被地下錢莊帶走，面臨的日子會比死還恐怖。還不如先去死。」



「我也沒有臉見老公和其他人了，你就行行好殺了我們三人吧，這樣下去總還能互相照顧。」



「痛痛痛，好啦我答應你們快放開我。」我不由得大叫，不得以只能答應還換取他們把我鬆開的可能性。



真是的，我今天怎麼這麼倒楣呢？



「等一下，我們不相信你，這裡也不是殺人的好地方，你就跟我們到我們住的公寓去。」女學生說。



說著說著我就被三個各有不同風情的女人給一左一右一後緊貼著拽下火車，或許旁人看到還以為我左擁右抱，但事實上我是被逼去犯罪，而且還是殺掉他們三人的罪行。



到了一間四層樓舊公寓，原來學生是與上班族合租一間，而且就在太太就住在隔壁。



難怪他們會合作投資，因為太熟悉了。



而此時我發現那位太太的老公原來出差去了，讓我失去了一次求救的機會。



上班族叫做王慕蕊，學生叫常瑾萱，主婦叫做崔佩佩。



他們三人把我圍成一圈，直接逼問我要如何殺了他們。



「你們既然如此想死，何不一起燒炭、跳樓或服毒就好了？糾結我一個陌生人幹什麼呢？」我很無奈的說著。



「你少管那麼多，我們就是沒有勇氣自殺才會找你來幫忙，而且我信的宗教說自殺會下地獄。快點像男人一點決定我們的死法，順道一提，我不想見血。」瑾萱直接說話，話說他的胸?部雖然不大，但長細的玉足真是誘人。



「那就……窒息好了。」我結結巴巴的下了決定。



「可以，那王姐崔姐，那小妹我先上路。不過在這之前，我想先去洗個澡順便上廁所。請你們看好這個男人。」瑾萱說完就往浴室走去。



「等一下，乾脆我們三人一起洗，把他也帶上。比較安全也比較省時間。」慕蕊出了主意。



「對，把這男人脫光陪我們一起洗。一方面防止他逃跑，另外就當作殺掉我們的感謝費吧。」崔佩佩也附和了。



「好吧，就便宜你這個臭男人了。跟三個大美女洗鴛鴦浴，你一輩子也沒這個福分吧。」瑾萱戲謔的說完之後，就不由分說脫光了我的全身衣服，四人赤條條的進入浴室。



浴室其實很小，大家的身體互相摩擦著對方軀體。



產生了異樣的感覺。



「我說……讓你背負殺害三人的罪名，卻只是用一個鴛鴦浴似乎不是很夠。乾脆加個碼，用我們的身體來支付好了。」崔佩佩看著我挺立的小兄弟，臉色潮紅的說出這句話。



「好主意，我還沒有跟男人做過，死時還是處女怎麼想都很可惜。喂，你沒意見吧！？」瑾萱橫眉怒目說了這句話，我當然不敢有什麼意見的搖搖頭。



「等等，沒有做好準備就獻出處女，會很痛的。常妹妹也不會希望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做愛徒留一個差勁的記憶吧？崔姐我比較有經驗。就來指導你們吧。」崔人妻說完就用右?手直接把我的小兄弟握住，上下不停的抽動。



而同時，左手則用食指與中指，溫柔的撫摸瑾萱的蜜穴與小豆豆。



而慕蕊則抬起我的頭，用舌頭直接堵住了我的嘴。



雙手則是抓住崔佩佩那碩大的乳房，似乎是將那當成好玩的玩具一般在那裏愛撫著。



狹窄的浴室間，四個成年男女，進行了一場毫無節操的肉搏戰。



男人的肉棍把三女頂上天國，而三女的蜜穴、唇舌和指技既滿足了男人的需求，也彌補了肉棍只有一根的缺憾。



看崔佩佩的指技和幕蕊的舌頭，把瑾萱這小雛兒弄得高潮連連，就知道他們對於女性的敏感部位相當熟悉。



一場澡洗了一個多小時，結束時已經深夜一點了，大家都十分滿足的走到剛剛的客廳。



「唉呀，太晚了，我要趕快上路才行」性慾的滿足依然無法改變這位女大學生的堅決死意，催促著我趕快了結他。



「我的一日好老公，舒服完了之後，趕快處決我這個敗家的壞老婆吧。」瑾萱撒嬌的說道。



他換了一件粉紅色熱褲以及白色polo衫，依然是赤足穿著那雙黑色厚底拖鞋。



無可奈何之下，我從從房間找了一根繩子和一個小型塑料袋。



繩子綁住了瑾萱纖細的手腕，以防她掙扎。



然後把塑料袋套在他頭上，由上往下擠壓袋子將空氣排出，再將剛剛從衣櫃拿出的黑色絲襪在脖子處繞了兩圈後打死結，這樣就徹底封住了瑾萱的空氣來源。



瑾萱一開始還很高興的對我眨眼表示感謝，但十幾秒之後袋子僅剩的空氣就全部耗盡。



袋子整個貼在他的臉上，喉嚨發出了「喔喔」的聲音。



薄薄的塑料套子，隔絕了瑾萱想要呼吸的慾望。



她閉起美麗的大眼，想靜靜等待死亡的到來。



但是身體此時卻開始不由自主的扭動，纖細的腰像在跳鋼管熱舞一般的左右扭動，這是生物面臨死亡時的本能掙扎。



窒息帶來的慾望釋放，讓瑾萱思維又回到了剛剛四人行的時候。



浴室狹窄、悶熱、潮濕所帶來的活動不便以及呼吸不順，跟現在處境是多麼相向啊。



瑾萱下體開始濕潤起來，只是雙手被綑綁住無法自瀆。



無法宣洩慾望，讓前不久才品嘗過性愛美好的大學女生難受不堪，甚至比窒息還難過。



瑾萱倒在地上，頭拼命撞擊地面，身體扭動的更大力，像是在跳肚皮舞似的，想要平衡自己面臨的痛苦。



舌頭開始頂塑料袋，卻弄不破它。



下體愈來愈潮濕，淫水沿著大腿流下，她好希望那個連名字都不知道的老公趕快來安慰她、滿足他。



突然，她覺得自己被抱住。



一股溫暖又熟悉的感覺，是自己的一日老公，平緩了自己身體的掙扎與慾望。



瑾萱現在被包覆住的小腦袋緊緊靠在我的肩頭，雖然身體還在掙扎，但是逐漸趨緩。



人字拖鞋在剛剛已經被甩到一邊去了，一雙有著優美曲線的光潔雙腳緊緊夾住我的腰際。



彷彿不是走向死亡，而是在進行剛剛的性愛狂歡。



「好老公、我也好想緊緊抱住你，再跟你歡好一次……對不起，謝謝。」瑾萱在心中這麼說著，而她身軀的扭動也趨緩，緊繃的肌肉也鬆弛下來。



臻首後仰，塑料袋內已經被瑾萱的唾液和呼出來的水氣弄得濕濕的。



朦朦朧朧之下，看到她眼睛微閉、臉色蒼白。



嘴巴張的大大的，嫩舌想要吐出，但是塑料袋的緣故，只伸出一點點就被擋下。



面容柔和，想必是含笑而逝。



「常妹妹去了，下一個就輪到我吧。」佩佩說到，而幕蕊正在一邊振筆疾書，貌似在寫遺書的樣子。



「我很想被吊死，但我不想死在這兒，你能夠帶我去附近公園一趟嗎？」



「可以，但是你們真的要……」



「沒錯，我們三人一定要在今天死去。我敗光了丈夫的錢，又跟你做了不貞的事。除了死亡的懲罰，沒有別的補償方法。」佩佩阻止我的發言，並牽著我的手走出套房。



「王妹妹知道地點，她寫完遺書後就會過來。」她補充道。



佩佩依然穿著洗澡前的衣服，她一邊走一邊跟我說她們三人相遇並結為好友的過往，以及是自己提議投資股票。



她認為自己充滿罪孽，如果不是因為貪心，鼓吹她們下海，也不會有今天。



所以她打算用比較難看的方式來殺死自己。



她不怕自殺，只是希望有人能在生命的最後陪伴她。



「而且，看到常妹妹的死，你也很興奮對吧。」佩佩盯著我的褲子很明顯頂著帳篷，戲謔的說道。



我不語，只是跟她一起走著。



然後我們在公園的廁所停了下來。



佩佩手上拿著褲襪，走進了男廁。



然後在小便池上的沖水器水管上打了一個結，然後在自己的脖子上也繞上幾圈打了個結。



現在的她，只能半蹲在小便池前面，頭部離尿池非常的近。



臥槽，她該不會想把一邊把臉埋在尿池裡面一邊上吊吧？這麼重口沒問題吧？



「猜對了，獎賞就是我的死亡。如果你受不了這麼重口味的一幕，在外面幫我把風就行了。」佩佩只是嘻嘻笑著，接著慢慢跪坐下去，屁股著地。



這種跪坐姿勢我只看過女性擺出來，男人我則是至今從未看到過成功的範例。



或許是容易扯著蛋的關係。



這公廁的小便池不是很大，佩佩把臉埋進去之後就幾乎塞滿了。



我沒有離開，就只是呆呆的看這這一幕。



一個美麗的輕熟女人妻，竟然用如此骯髒的自殺來糟蹋自己。



不認之虞，卻也有一種破壞高級藝術品的殘虐快感。



相信佩佩自己也對於這種自虐自殘的方式感到興奮不已，看她坐下去之前沉重的呼吸和濕潤的眼神就知道。



褲襪狠狠哦勒住佩佩的脖子，不知該說幸還是不幸，這樣她沒有因這種刺鼻的尿味而產生嘔吐反應。



但強烈的窒息感，讓蹲坐在便池前的佩佩不由得晃動自己的身體，結果下巴正好卡住小便池下緣而無法讓頭部移動。



雙手抬起又放下，看來自己的理性與本能正在交戰中。



以佩佩為視角，此時她眼前一片漆黑。



吸不進空氣而無法聞到臭味，只有感到頭部上方有水滴下。



「喔~~呃……」從喉頭發出的窒息聲在這狹小的空間裡迴盪，讓自己腦袋好像快要爆炸了一樣。



「像我這種人，這種人，就應該要用這種丟臉的死法才行！」佩佩心中激勵自己，不讓自己掙扎的過於厲害。



但是雙腳小腿依然在不停上下拍打地面，咚咚咚的聲音非常沉悶。



腰部不斷左右扭動，沒有瑾萱那麼激烈，但也很誘人。



因為雄偉的胸部隨著身體晃動，在沒有穿胸罩的情形下，乳頭勃起的狀況非常明顯。



勒了三分鐘後，我發現佩佩的脖子處呈現深紫紅色，典型的「臉紅脖子粗」現象。



而她腫脹的舌頭已經吐了出來，輕輕舔舐著充斥黃色尿垢的小便池。



在死前還要清潔公廁，我想清潔工應該要感謝一下她。



更正，不需要感謝。



因為我聞到了一股臭氣，原來是佩佩之前沒有上廁所，除了騷尿被勒了出來之外，一些便塊也因為括約肌鬆弛的原因而跑出肛門。



只是牛仔褲不會讓這些東西全部流出，但屎尿混合物依然弄髒了地板，看來早上清潔工可有得忙了。



真是，活著連累旁人，死了也要麻煩陌生人，這樣真的好嗎？



佩佩死了，死的非常難看。



一身穢物，臉埋小便池雙手垂地。



很難想像這是一個美人妻所選擇的死法。



此時，王慕蕊來了，看了看廁所裡的佩佩艷屍，只是皺了下眉頭卻沒說什麼。



「好了，我是最後一個，你打算怎麼殺我呢？」



「我真的不想看你死去，能不能停手了呢？」



「不可能，天快亮了，我不想活著看到太陽升起。你還要上班吧，快把我殺掉就行了。」幕蕊依然十分堅決的想要死亡。



「那……就用懸吊吧，我幫你在掛絞索後扶你上去，你只要讓兩腳懸空就行了。」



「結果還是要我自己來嗎？你就好人做到底推我一下或把墊腳物踢開不行嗎？」幕蕊不滿的說道。



「喔……好吧。」



「我說你，都已經親手讓兩個跟你上床的女人送命了，能不能像男人點不要那麼畏畏縮縮的？這世界雖然女人遠多於男人，也不代表女人會喜歡像你這種慫貨好吧。



你這樣只會讓你身邊的女人寧可搞蕾絲邊也不願意跟你上床的，更別提征服她們了。」



幕蕊嘆息道，聲音倒是透露著擔心與不捨。



大概是斯德哥爾摩效應，讓她對我這一夜情對象兼處刑人有點心動了，所以將死之人其言也善吧。



「好了，廢話不多說。你打算讓我掛在哪裡？」幕蕊問道。



「……就在那個亭子裡面吧，用我的皮帶好了。」



「不用，我有自己的腰帶。我決定不要太麻煩你，我剛剛已經把所有你可能留下指紋的地方都擦了一遍，遺書也是說我們三人集體自殺而已。」



說完我們兩人就肩並肩的走向亭子，幕蕊左手挽著我的手臂，如果旁人看到，大概會以為是深夜幽會的情侶吧。



只可惜，我們是劊子手和人犯的關係。



我爬上亭子的石桌，在樑上掛好腰帶，然後一隻手牽著幕蕊，像紳士扶淑女上馬車一樣的將她帶上石桌。



幕蕊與我做了最後一次深吻，吻到兩人分開時還牽絲在一起。



這算是藕斷絲連？



幕蕊還細心的把腰帶重新用手帕擦了一遍，擔心有指紋殘留。



之後說：「謝謝你，讓我們在絕望時有個依靠。雖然只有一個晚上的溫存，但是我真的愛上你了。」



之後她就把腰帶貼在自己細細的頸子上，當我要推她下去時，她說了最後一句話：「如果我的高跟鞋掉了，請幫我套回去。」



我點了點頭，將她推了下去。



硬度高的腰帶讓她的氣道卡的死死的，一點點空隙都沒有。



舌頭一下子就被勒出來，但舌尖被牙齒頂到所以只露出中間一部分舌體。



臉也因為這樣看起來有點鼓鼓的，跟佩佩一樣，幕蕊沒有換衣服，仍然穿著那一套OL服裝，只是換成了肉色絲襪。



她的雙腿抬起又放下，就像在做運動一樣。



一字高跟鞋有綁帶，所以不容易脫落。



不過有略微鬆開的跡象。



幕蕊的喉間發出漱口聲，這是上吊前肺部仍有空氣的原因。



她的掙扎很快就緩慢下來，變成間歇性的顫抖。



右腳鞋子有些鬆脫，但有綁帶所以不至於掉下來。



「好熱，好興奮，好棒的感覺，這就是上吊產生的快感嗎？所以古代女性才會用白綾自盡嗎？這真的是一個是和女孩子的死………」



幕蕊的思緒到這裡也告中斷，有一些尿液慎了出來，穿過絲質內褲而下，打溼了絲襪，但不是很濕。



最終，幕蕊完全靜止了下來，只剩一個美麗又悲哀的軀殼隨風搖曳。



夜色，逐漸淡去。



東方的天空正隱隱透出亮色。



這是我大學畢業後再也沒看過的景色，只是有三位美人再也看不見了。



一夜未眠的我，應該覺得累。



但我卻是精神百倍的走向地鐵站，搭乘第一班地鐵前往公司。



這一夜如夢似幻的經歷後，我一定要振作起來，征服那些瞧不起我的傢伙。



我以朝陽，和那三具艷屍為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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